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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地

“你叫我朗诵爱情诗……

可我朗诵什么呢？

当年在学校的地下教室里，

我没能写出诗来讲爱情，

墨水在警报器的吼声中冻成了冰。”

屋内光线猛地一暗， 那个凝重、 迟滞的脚步声也随着停下来； 我回

过头， 迎着面， 是一张被硬挤出来堆在一起的笑弄得尴尬透了的中年汉

子的脸。 不知道以往见过这张脸没有， 但从那天起， 这张赤红的满是胡

楂的脸便深印在我心上了。 我恨他。 愤愤地从鼻孔里用力一 “哼”， 我扭

过脸， 又甩给那人一个因感到报复的快意而显得挺直的背。

“吭， 吭吭， 你妈泥 （呢）？ 我来添把手， 做点啥？” 是他在说。 我

没吭声。 我不想理他。

“怎么， 打一巴掌揉三揉， 我还得谢谢你呀！” 闻声从套间里出来的

妈妈的声音又尖又狠： “墙推倒了， 我们也搬来了， 你再来添把手， 还

想干啥？” 妈妈又自顾自忙开了。 我知道， 妈妈也一定恨他。 听， 趴在妈

妈皮鞋后跟上的铁钉是怎样火药味十足地在砖地上敲哟！

能不恨他吗？ 一切全是他惹起来的， 在那天……

一队老百姓， 排着不太整齐的队伍， 走在我们这家部队医院的横贯

东西的柏油路上。 一扇一扇的窗户打开了， 一个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头从

住院部、 门诊部、 家属区的楼窗里探出来、 探出来。 队伍行进着， 拖着

一条愈来愈大， 远比队伍本身大得多的尾巴， 这尾巴几乎是一色的国防

绿。 背着书包却忘了去上学， 我好奇地跟在队伍的尾巴后边， 活像一个

被遗忘了的省略号的小点。 终于， 队伍停下了， 停在医院人工湖边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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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一幢的专供首长和专家居住的高级住宅前。 这里我是熟悉的。 这里有

我的家， 很宽敞， 也很阔绰； 前后两个小院， 客厅、 卧室、 浴池、 凉台俱

全。 此刻， 朱砂色的院门庄严地紧闭着， 只能看见那同样也漆成朱砂色的

很神气也很神秘的翘檐 。 队伍沉默了 ， 连同那个大得多的尾巴 。 世界

是那么寂静 ， 只有鹅黄中泛着葱绿的柳枝在早春的风中轻轻摇曳的沙沙

声。

“都愣着做啥？ 快！” 领头的那个红脸上满是胡楂的中年汉子一甩胳

膊， 指挥队伍沿墙散开。 “我喊一二， 一起出力！” 摆好架势要推墙的人

们一起郑重地点了点头。

“一、 二、 三！” 中年汉子的嗓音奇怪地抖着， 像一个疟疾病人的呻

吟， 和他那门扇般的身躯极不相称。 不知怎的， 我心里忽然泛起一层莫名

失望的涟漪。 尽管在这之前， 我并不曾希望着什么。

“嗨哟！” 众人呼应， 那声音也全不像我想象的那般洪亮。

“一、 二、 三———”

“嗨哟！”

“一、 二、 三———”

“……”

渐渐地， 那领头的号子声不颤了， 不抖了， 高亢了， 兴奋了。 推墙的

队伍也扩大了， 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尾巴只留下孤单单的几个人。 我兴奋

了， 挤进人群， 弓起腰， 伸直胳膊， 卖力地和人们一起推着自家的院墙。

终于， 那威风凛凛的砖墙越颤越厉害， “轰隆” 一声……世界重又那么寂

静， 人们都傻呵呵地张嘴愣在一起， 任随灰粉落在自个儿的头上、 脸上和

肩上……

似乎过了好久， 又似乎只是一个瞬间， 世界便又以百倍的精力复活

了。 人们嬉笑， 叫喊， 欢闹， 又一起乱哄哄地往下一家涌去。 但我仍愣怔

着， 只觉得心儿急速地向一个深不可测的乱糟糟的洞穴坠去！ 这陌生的感

觉是那么强烈而痛苦， 使我禁不住轻轻呻吟起来。 几个咋咋呼呼的小伙儿

连蹦带跳地从我面前蹿过去， 有一个一边跑一边还拍着屁股唱起来：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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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我同桌的姑娘胆子大些，

她冷得紧偎在我的胸前；

她要从我这里寻找温暖，

可我自己的热量也少得可怜。”

说来也许很荒唐， 可这又是真的。 随着院墙的被推倒， 各种名号的

“战斗队” 一时间纷纷破土而出， 速度之快， 为人所始料不及； 政治部门

前的宣传橱窗一夜间便被满是红叉和倒写的人名的大字报糊得面目全非，

语气之激烈， 使人目瞪口呆。 因严厉而人缘不好的爸爸最先被关进了牛

棚， 我和妈妈也 “滚” 出了围墙被推倒的小院， 搬进指定给我们的一个医

院外边的大杂院里。

我真正地惊诧了， 惊诧这个从外边看来破败不堪的大杂院里竟然

有这样一片震撼人心的绿地 ！ 不知各家各户的人们是否商量过， 院子

里每家门前都清一色种的是葵花， 从东到西， 由南到北， 那片和煦的绿

茵铺满了整个院坝！ 搬家过来的时候， 葵花刚从地下拱出两片豆瓣似的绿

叶， 根茎上还泛着娇柔的乳白， 一眨眼， 叶片便多起来， 由两片到四片，

由四片而八片， 那娇柔的乳白也渐次褪去， 满是茸毛的茎秆绿了， 粗了，

也高了……

哦， 好一片醉人的绿地……

真的， 若不是每天还要去学校 “复课闹革命”， 我真会忘了院子外面

那个喧嚣不宁、 疯狂骚动的世界。 你瞧， 连着几场透雨， 仿佛只是在一个

夜间， 院子里那条浅绿的小溪流便暴涨成一片没顶的碧绿； 不论清晨或是

傍晚， 只要有一缕微风吹过， 空气里便会漾起一股微微有些苦涩的芬芳。

不认识的小朋友不和我玩， 认识我的小朋友又要划清界限， 也不和我一

起玩。 我常常只得趴在自家的窗户前， 望着眼前这条翠绿有声、 天天往

上涨的河， 久久地， 久久地。 当时， 我并不知道， 在这河的对岸， 也经常

有一双水汪汪、 怯生生的圆眼睛在观望、 寻觅、 沉思……

·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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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沙沙， 沙沙沙， 那是一个初夏的晚上， 朦胧中， 我被一种持久的、

断断续续的轻音惊醒了。 凝神谛听， 那声音却又若有若无， 虚幻缥缈。 风

吗？ 风哪会这般拘谨？ 雨吗？ 雨怎能如此轻柔？ 我悄悄地抓起枕下的电

筒， 蹑手蹑脚地出了门。

“啊———” 一声惊叫， 手电筒惨白的光圈里映出一张惊骇的圆脸。

“你？” 我傻呵呵地举着手电筒， 愣怔着。 我没和她说过话， 可我知

道， 她叫芳芳， 和我同校同级。 不知是因为这个院子里再没有一个和我年

龄相仿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呢， 还是因为那双总是显得怯生生的圆眼睛的缘

故， 反正， 我从心里喜欢这个瘦瘦的淡黄头发的小姑娘， 可她这是要干什

么呢？

“咋的呢？” 被惊醒了的妈妈也披衣出来了， 看看我， 又看看她， 严

厉地问。

“没， 没咋的。” 我说。 我真希望她能一转身轻捷地跑掉。

“我， 我擦窗户……” 她没有跑 ， 只是低了头 ， 喃喃地回着妈妈

的问话 。 那纤细的嗓音在没有星光的夜里显得更纤细了 。 “我爸爸让

擦的……”

“你爸爸是谁？”

“胡， 胡……”

“噢———” 妈妈的声音猛一下响了许多， “是他呀！ 既是赤胆忠心，

干吗还要装神弄鬼？ 难为了！ 哼！ 走， 睡觉去！” 不容分说， 妈妈拽着我

进了屋。 似乎是还不解气， 妈妈又将门狠狠地一摔， 门框上的玻璃 “哐当

当” 摇了几下。

躺在床上， 许久我才明白过来： 芳芳擦掉的， 正是她爸爸———那个红

脸上满是胡楂的中年汉子———给我家玻璃上喷的被几朵葵花簇拥着的一个

红彤彤的 “忠” 字！ 昨天下午， 他来喷的时候， 妈妈正在笨拙地做饭， 案

板上已甩满大大小小的面疙瘩， 可盆里的面还没有成形。 我想笑， 偷眼瞥

瞥妈妈那张气恼的脸， 又没敢。 唉， 妈妈不会做饭， 她从来没做过饭。 那

时候， 我们总是吃食堂的， 现在， 没有食堂了， 可饭总得吃呀。 唉，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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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可怜。 我正在胡思乱想， 随着一阵犹疑沉重的脚步声， 他来了。 我不知

所措地直呆呆地看着。 妈妈一见是他， 眼里冒出一股灼人的火， “哐” 地

推开面盆， 举着沾满面粉的白乎乎的双手， 狠狠地盯着他。 “吭， 吭吭。”

他尴尬地笑着， 红脸上汗津津的， 扬扬手里的东西———那是个小巧的喷雾

器， 还有张纸板剪成的字形———“我， 我来给、 给喷上， 别、 别家都有的，

喷的人忘了， 就你们家没、 没有， 不好泥 （呢）。” 不待回答， 便自顾喷起

来。 我傻呵呵地转脸看着妈妈， 只见两滴晶莹的泪珠正顺着妈妈眼角的细

纹往外滚， 我突然也有些想哭…… “唉———” 幽暗中， 妈妈长叹一声， 床

板也随着痛苦地呻吟了好一阵。 “唉———” 我也悄悄地叹了口气， “等着

吧， 黄毛， 我饶不了你！” 我暗中咬起牙。

第二天中午， 在学校门前深长的土巷里， 我带着几个同学截住了回家

的女黄毛。

“呔， 你说， 为啥要把我们家的 ‘忠’ 字擦掉？” 我们一人攥着一根

从柳树上折下来的枝条， 气汹汹地问罪了。 “谁敢走！” 和她一起的几个

女娃子刚想溜， 被我一声喝住了。 “说呀， 你！” 我举起柳条， 摆好一副

随时准备抽下去的架势， “女黄毛！ 臭黄毛！” 她抬起湿漉漉的眼睛， 咬

着唇， 飞快地瞥了我一眼， 又垂下了。 尽管只是一瞥， 但她眼里那种不同

以往的神采已经使我心颤而不能自持， 我惶惑地看了看小伙伴们， 他们却

误会了， 一齐扬起柳条， 使劲地落在吊在她们屁股上的书包上， 打得铅笔

盒发出很响的啪啪声， 又一起大吼：

“说呀， 臭黄毛， 为什么不让人家忠于毛主席？”

“我爸爸让擦的。” 她眼睛始终低垂着， 只有一绺滑到眼角眉梢上的

淡黄的额发轻轻地颤着。

“胡说， 是你爸爸给我们喷的！”

“爸爸说， 他挨批评了。 人家开了他的会， 他就让我去擦……” 淡黄

的圆脸已涨得通红， 鼻尖上也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臭黄毛！ 臭丫头！” 憋了半天， 我总算又说出话来。

那双眼睛又抬起来， 而且， 再也没有低下， 闪烁着仍是那种让我心颤

·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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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 “反正， 是我爸爸让我擦的。 说是晚上去， 你们不知道， 反正……” 她

咬咬嘴唇， 带着仇恨似的说， “反正， 你爸爸是叛徒！”

“……”

不论是芳芳的朋友还是我的伙伴， 全像不认识似的盯着我， 又互相唧

唧喳喳地咬了一阵耳朵， 接着， 他们一起拍着巴掌叫起来： “高高高， 老

太婆双枪打死甫志高； 王连举， 王连举， 走在街上没人理！”

天在塌， 地在陷， 我觉得我马上就要死了， 便不顾一切地喊起来：

“她爸爸是反革命！”

“你爸爸是叛徒！” 她气得声音都变了。

“你爸爸是反革命！”

“就不是！”

“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 我吃惊地发现， 自己的声音刚开始是颤抖的，

还带着些哭腔， 但很快就平静了， 甚至， 变冷酷了。 看着泪花愈来愈多地

在她眼眶里聚转起来， 我痛快地吁了一口气， “就是！” 又狠狠地加了一

句， 才得意地跑开去。 跑着跑着， 我莫名其妙地停下来， 又莫名其妙地回

头望了望， 芳芳正孤零零地站在那儿， 使劲地揉着眼睛。 我想笑， 但更想

哭， 结果只是很费劲地咧咧嘴……

谁也不和我一起玩了， 这便是和芳芳吵架的结果。 她的结果也是一

样。 看着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上学， 又孤零零地回家， 我有时觉得很解气：

活该， 谁让她先说我呢！ 好像世界上多了一个孤单的人， 那个原本孤单的

人便不再孤单了。 但这种慰藉之感总不能持久， 每当我看见那双小鹿般怯

生生、 水汪汪的圆眼睛， 我就觉得对不起这个淡黄头发的瘦瘦的小姑娘。

因为， 我曾经那么卑鄙地伤害了她， 可我又是那样的喜欢着她……

“喂！” 一个怯怯的然而又是坚决的声音使我抬起头， 是芳芳！ 前些

日子， 我约了几个同学在回家的路上堵住了她， 现在， 她却背靠一片绿

茵， 在我家门口面对着我。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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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胡说！”

“我什么也没说呀。” 我故意满不在乎地抱起胳膊， 心里却擂鼓般乱

响。

“你胡说， 你说我爸爸是反革命……” 话没说完， 晶莹的泪花便顺着

她滚圆的脸颊落下来。

“噢———” 看见眼泪， 我的心更乱了。 我抬起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一

片温馨的翠绿。 心里一动， 我赶忙挪开眼睛， 漫无目的地看着淡铅色的天

空。 自从爸爸转瞬间成了叛徒以后， 我曾无数次地哭过， 我知道眼泪是从

哪里流出来的。 可谁让她先说我呢？ 哭吧， 哭吧， 我都快哭得没有眼泪

了， 你也哭哭吧。 “我说了， 怎么的？”

“你胡说。 害得人家都不和我玩了， 都是你害的。” 她哭得好伤心。

我也想哭。

“那咋办呢？” 再也硬不下去了， 我可怜巴巴地望着她。

“嗯，” 被泪水浸湿了的睫毛扬起来， 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 她咬咬

嘴唇说， “你到学校给同学们说清楚， 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 好吧？”

“好的好的。” 面对着一双这样的眼睛， 面对着一片这样的绿茵， 我

还能说什么呢？

“我也给同学们说你爸爸不是叛徒， 好吧？ 这样才公平， 对吧？”

“公平？” 我从来没想过这两个字， 我以为一切都是应该的。 以前，

人们捧我， 宠我， 我以为应该的， 因为我是爸爸的儿子； 现在， 人们恨

我， 讨厌我， 我以为也是应该的， 因为我是爸爸的儿子。 可是， 现在， 我

不得不问了： 这公平吗？ 百感交集， 我敬佩地望着眼前这个和我同岁的，

比我矮半头的淡黄头发的小姑娘， 不知说点啥才好。

“呀……” 猛地， 她又是一声惊叫， “不行呀， 你爸爸真的是……不

能骗人的呀。”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我真想哭。

“真的？”

“真的， 真的， 我爸爸是解放军。”

·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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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好。 唉， 我爸爸不是解放军……” 她说。

“对了， 你爸爸为啥要领人把我们家原来的墙推了呢？” 一说起她爸

爸， 那个萦绕心中许久的疑惑又钻了出来， 不待芳芳说完， 我便急急地

问。

“我爸爸说， 本来商量好， 只推官儿们的， 后来， 一高兴就给忘了。

我爸爸说他好后悔……”

“那为啥要推呢？” 医院里， “文化大革命” 的序幕实在是太奇特了，

我真想搞清楚是为什么。

“我爸爸说， 不公平……”

哦？！

我又抬起头。 这回闯入眼帘的， 是那葵林遮不住的横贯大杂院南北的

土墙， 插着玻璃碴的土墙后边， 是医院家属区西侧那两栋巍峨的红砖住宅

楼冷冰冰的侧影。 在住宅楼颇为傲岸的俯视下， 我们的大杂院带着绿茵掩

饰不住的丑陋， 悄然沉寂着……

“我向她挨近， 并不感到羞赧；

我两腮凹陷， 已谈不上红脸。

我同她一起艰难地走出来，

替她挡着风———那是风雪交加的夜晚。”

“你恨我吗？ 我先说了你爸爸？” 和芳芳好起来之后， 她曾这样问我。

不待我回答， 她又急急地说： “别恨我， 好吗？ 你瞪起眼睛好怕人的， 那

天我害怕了， 才那样说的。 那样不好， 对吧？ 人不该惹别人伤心……”

“别人？” 我又一次被震动了。 这个淡黄头发瘦瘦的小姑娘， 教会了

我多少东西呀！ 别人也是人， 而且是和你一样的人。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

这样想着别人， 生活不是会减少许多许多的悲剧吗？ 可是妈妈就不这样

想。 正是因为妈妈的缘故， 我才用我并不悦耳的嗓音唱起了一首绝不是为

了欣赏的歌……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顺着院子的那条绿色的河， 我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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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一边哼哼着。 经过芳芳家门口的时候， 心跳得更乱了， 熟极了的歌词

也忘了， 就连那用尽全力才勉强哼出的曲子也是颤悠悠的……

“嘻嘻， 你哪像个游击队呀， 活像个挨大刀的日本鬼子。” 一出门，

芳芳就笑起来。

“还不是怪你， 我说我不会唱嘛。”

“吹口哨你会吗？ 你吹口哨吧。”

“不会， 妈妈不让学， 说是二流子。 再说， 吹啥好呢？”

“咦， 你还会唱别的歌吗？” 芳芳满怀希望地看着我。

“我……就会唱忠字歌和语录歌。”

“我， 也是的。” 我的沮丧使得芳芳也沮丧起来。 闷头走出好长一截

路， 她才拉拉我的衣襟： “那你还是唱你的大刀吧， 反正又不是让别人听

的， 对吧？”

“嗯。”

“还是我这主意好吧？”

“就是就是。” 我真佩服芳芳了。

那天， 我和芳芳一起由学校结伴回家， 在院子门口被下班回家的妈妈

看见了。 “过来， 你咋这么贱？ 和谁玩不行， 偏偏缠上她！” 我还没醒过

来， 就昏头昏脑地被妈妈撵进房里， 糊里糊涂地挨了一巴掌。 我委屈得

很， 拧着脖子犟起来。 “没人玩就不玩！ 反正不许你和她玩！ 她爸爸是个

啥货， 你还不知道？！” 我想再犟两句， 看着妈妈那张气冲冲的脸， 又把话

咽了回去。 我怕妈妈， 但更怕孤独。 总是一个人来来去去， 没有太阳的时

候就连个影子也没有， 还不如死了的好呢。 我悄悄地找到芳芳， 和她一起

钻进密密的葵林里。 “咋办呢？ 妈妈不让我找你了， 咋办呢？” 芳芳很纳

闷儿： “为啥？ 我爸爸都没让我和你划清界限呢！” 说真的， 我也费解得

很， 她爸爸没让她和我划清界限， 而且， 每次上她家， 她爸爸都是笑呵呵

的。 为了这个缘故， 我早就忘掉了以往的不快， 开始喜欢他了呢。 “可现

在该咋办呢？” 我看着芳芳， 就像看见什么救星一样。 “咋办呢？” 她咬起

嘴唇， 喃喃着。 我知道， 她也孤单得很， 尽管我们曾并排站在一起， 互相

·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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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地当着许多人的面替对方说清了冤枉， 但还是没人和我们玩。 “那你

就别找我了。” 她看了我一眼， 又垂下头。 那是双怎样的眼睛哟！ “人不

该惹别人伤心”， 不知怎的， 我突然记起芳芳说过的话。 也就是在这个瞬

间， 我在心里暗暗发了誓， 不管怎么样， 我再也不会让人用这样的眼睛看

我了。 冲动中， 我一把拉过芳芳的手： “不， 我还找你， 天天找， 我才不

怕我妈妈呢。” “真的， 你不怕你妈妈？” 那双眼睛又抬起来， 还闪着些晶

莹的泪花。 “我， 也怕的……” 面对着这样一双眼睛， 我怎能光说大话不

说实话呢？ 我告诉芳芳： “我不知道我喜欢不喜欢我妈妈， 反正， 我总想

着老家的外婆， 外婆可好啦。” “我爸爸也不喜欢我， 听妈妈说， 一生下

来， 爸爸听说是个女的， 连看都不愿看。 唉……” “别哭别哭， 上学我还

来叫你， 听到我咳嗽， 你就出来， 我在院子外面等你， 好吧？” 我为自己

想出的这个主意得意了， 不禁笑起来。 芳芳也笑了， 说： “你唱歌吧， 咳

嗽多难听呀。” “唱什么呢？” “唱…… ‘新的女性是觉醒的劳苦大众’，

好吗？” 那双总显得怯生生的圆眼睛此刻满是甜甜的笑意。 “那是女娃子

唱的， 我才不要唱呢。” 于是，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今天便第一

次颤悠悠地响在小院绿色的河岸边……

“哎， 今晚我家要给葵花地浇水呢。” 在校门口分手的时候， 芳芳很

神秘地对我说。

“浇呗。”

“我给我爸爸说了， 让我看水。”

“看呗。 咦， 有啥看的， 打开水龙头， 接上皮管， 让水流去就是了，

看啥？”

“那可不。” 芳芳脸红了， 不再看着我， 急急地说， “你也来， 悄悄

地， 噢？”

“嗯。” 想也没想， 我随口答应了。 看看她， 我又有些奇怪， “你脸

怎么那么红？”

“晒得呗。 你少看我！” 一转身随着一阵轻盈的脚步声， 她跑远了。

扎在淡黄的头发上的红绸子， 就像两朵燃烧跳跃的火苗儿， 在阳光下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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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跳着， 我的心也在跳……

星星一颗接一颗地亮了， 月亮也出来了。 透过参差的葵叶的缝隙， 星

空显得那么神奇、 姣好。 我刚猫腰顺着水渠踏上芳芳家的地畦， 便看见一

双融着星星的眼睛。 那眼睛迎着我： “来， 坐这儿。”

夜， 好静呵， 静得我们彼此可以听见自己的和对方的心跳。 我没有说

话， 芳芳也没有说话， 我们都不想说话。 轻柔的晚风掠过葵林， 满世界只

有一片轻柔的沙沙声和一片更为轻柔的汩汩的流水声。 坐在地埂上， 如同

乘着一叶小舟， 正顺了一条浓绿的稠得流不动的河， 悠然地飘呀飘……伴

着凉爽的风， 伴着银白的星， 伴着金黄的月，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芳芳。 她

脸上的神情是那么奇特高雅， 超凡脱俗， 使我觉得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正

顺了泡在水里的脚往上升， 往上升……被那种既甜蜜又陌生的感觉折磨

着， 我禁不住全身都微颤起来。

“你咋的啦？” 芳芳奇怪地望着我。

“我想死， 真的。 活着真难， 也真苦。 那么多人只要愿意就能打你，

骂你， 你还不能还手， 日子好苦哟……” 说着话， 我忍不住哭了， 可还不

敢放开声音， 只得拼命地用手捂住嘴———要是让妈妈听见， 又该叫回去睡

觉了， 那多惨啊。 我愿意就这么一直坐下去， 坐下去， 只因为我置身在一

片温馨的翠绿中， 只因为身边有了她……

“活着多好呀。 长大了就好了， 长大了就好了。” 哭了一会儿， 心里

好过多了， 我抬起头， 只见芳芳正忘情地喃喃自语着， 两行晶莹的泪花顺

着脸颊悄然而下。 我小心地摇摇她， 她才回过神来。 抹去脸上的泪， 柔软

的鬓发蹭得我脸颈直痒痒。 “你信不， 等我们长大就好了？”

“信的。” 我重重地点点头。

“长大了你还对我好吗？”

“那当然。” 我没有丝毫犹豫地脱口而出， “那当然。”

“嘻嘻， 还是活着好嘛。” 她笑了。 泪花还在眼眶里转圈儿。

“嘻嘻。” 我也笑了。 只觉得心里甜甜的， 暖暖的， 又是沉沉的。

我要好好地活， 为了她。

·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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